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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琴华

父亲的快乐
□俱新超

给妈看病不记账给妈看病不记账

夜幕如一块巨大的黑色绸缎，悄然降临，将整个小
区笼罩在一片温馨而神秘的色彩之中。广场上，灯火
辉煌，犹如繁星点点，照亮了人们的生活。随着音乐的
响起，一群群男女老少汇聚于此，他们随着节奏翩翩起
舞，仿佛在诉说着生活的美好。

我，一个刚刚退休的文化工作者，邻里经常夸我，
说我虽已年到花甲，但精神矍铄，外表看起来仍像四十
多岁的年轻人。这或许是我多年从事文化工作的缘
故，让我保持了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

此刻站在广场上，第一回近距离地在这舞池边，感受
着这份别样的欢乐。舞池里的人们像下饺子一样涌入其
中，随着音乐的节奏舞蹈。虽然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
触广场舞，但我的文化底蕴和多年的“农村文化辅导”工
作经验，让我在舞池中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几曲
下来，我坐在旁边休息，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时刻。

就在这时，一位年龄和我相仿的男士走了过来，他
拉着我的手，有些胆怯地说：“大哥，能请你跳一曲吗？”
我一时愣住了，跳舞一般都是男士请女士或者女士请
男士，哪有男士请男士的？

我疑惑地看着他。他看出了我的紧张，笑着解释
道：“大哥，你别误会，我是来邀请你去和我夫人跳舞
的。”我恍然大悟，他拉着我的手，我跟着他来到了他的

夫人身边。他的夫人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女士，虽然算
不上漂亮，但个头高挑，看起来很干净、很整洁。她微
笑着向我点了点头以示欢迎。我牵着她的手，两人一
同走进了舞池。随着音乐的响起，我们仿佛忘记了年
龄的界限，回到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我们一边跳着
轻盈的中式步，一边聊天。她告诉我，她的丈夫不会跳
舞，也不想学，每天就陪着她来到广场走走看看。虽然
她自己会跳舞，但是没看对眼的男士她也不爱跳。而
舞池里有看上对眼的男士，不少都带着舞伴来的，也不
敢上去邀请。另一方面，前不久有位老哥邀请她跳舞，
跳着跳着突然心梗发作，倒在了地上。这件事让她心
有余悸，她的丈夫也因此不再让她跟年岁太大的男士
跳舞。于是，每当有合适的男士出现，她的丈夫总是主
动去邀请过来和她共舞。

我听着她的叙述，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就是生
活啊，充满了美好和温暖。我直爽地告诉她：“以后你
再遇上我，你就大胆地来邀请我吧。我要是见到了你，
我会首先邀请你的。”

在这广场上，人们不仅锻炼了身体，还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乐趣和情感寄托。随着广场的灯火渐渐熄灭，
人们也陆续散去。我带着这份美好的邂逅和感动回到
了家中。

有一段日子，我的心总是无端地悲伤
起来。尤其是傍晚下班，钻进空落落的房
间，更觉凄苦。正好这段时间，母亲常常打
来电话，她说她近几日总梦见我，说我在她
的梦里哭哭啼啼，凄惶极了。我装作若无
其事的样子，分外欢喜地告诉她：“妈，儿子
一天衣食无忧，有什么可哭泣的，差点都被
幸福给撞晕了呢。”

母亲还是放心不下，她再三催促父亲
来城里看我。从我老家到县上再到城里，
中途需中转两次大巴车。父亲倒觉得有
趣，上车能与人闲聊，下车又能见世面，还
不用操多余的心，他觉得这是享福。父亲
来时，我正在上班。他如往常一样，像个勘
察员，绕着房子转一圈，然后才背着蛇皮袋
上楼。估摸着我快下班了，他又会精精神
神地坐在石凳上等我回家。

我小步快跑，见到父亲时，他顶着一头
花白的头发，穿着我给他置办的一身行
头。我拽拽他的衣角，抚抚他的后背，打趣
道：“穿这一身真板正！”他又细细打量打量
我，长长舒了口气说：“你没事就好，你妈最

近可操心坏了，天天催着我来看看你。”一
路上他絮絮叨叨，说个不停。我拽着他布
满裂痕的手，望着他那布满千沟万壑的脸，
看着他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想来，他也是一
夜未眠，牵挂着城里的我。

我把提着的一只刚宰杀的鸡给父亲看，
乐呵呵地说：“小老头，今天给你熬鸡汤喝。
儿子做的汤，天下无敌！”他笑容晏晏，激动
地说：“正好给你带了咱们家的菜蔬，够你吃
一段时间了。”他麻利地将菜掏出来，整整齐
齐地码在厨房的角落，而后，扶着墙立起来，
眼里溢满幸福。他自豪地说：“你妈生怕给
你带少了，走时，使劲往里装，恨不得压弯你
老父亲的腰啊！”鸡汤煲好，父亲喝了两大
碗，他心满意足地半躺在沙发上，哼着小曲，
念叨着：“你把你妈的手艺到底是学来了，日
后饿不着，我们老两口就放心了。”

饭后，父亲执意要坐最后一趟班车回
家，他说：“看到你好着呢，我就快乐，我就
放心，回家告诉你妈去。”实在无奈，我谎称
班车时间有变，赶不上了，于是留他住了一
晚。当晚，我问他有什么需要带回去的东

西，他挠挠头，嗫嚅着说：“给你妈去买个口
红吧，还没给你妈买过什么礼物呢。”我带
他到附近的大商场转了几圈，停在化妆品
店前。店主选了几款色号一一摆在父亲面
前，父亲小心翼翼地问：“哪个颜色涂上好
看啊？”店主亲切随和，温柔地说：“是给您
妻子选口红吧，这个砖红色适合大多数人
的肤色，涂上嘴唇看起来更有质感。”父亲
又兴奋又冷静，他瞥了我一眼，说：“那就这
个了？”我正用手机付款时，他重重地将我
推开，自信地说：“我带钱了，我给你妈买！”
我默默地退后，难掩欣喜，攀着他的脖子
说：“老头子有钱啦。”他的脸上堆满笑意，
那颤颤巍巍、细细密密的鱼尾纹，就像绣上
去的一朵花，别致又浪漫。一路上，父亲喟
叹：“家里少了女人是万万不能行的，你妈
给你，给咱们家操碎了心哇！”

夜晚，我敲击着键盘赶一篇稿子，父亲
戴着老花镜，坐在一旁，盯着电脑屏幕说：

“上面的字就像飞出来的，真快！”他又瞅见
桌边的一沓报纸，即刻拿起默读起来。他
的眼睛像是被定了时，十几秒才动一下，我

实在有些焦急了，便问他：“爸，你在找什么
呢？”“找你的名字啊。”父亲说。我忙不迭
地递给他几张报纸，用笔圈了圈我的名字，
他看得出神，自豪地说道：“这么大的版面
都是给你的，那么多字，你要写多久啊？”

“没多久，那些字都是飞出来的。”我俩频频
相顾而笑，真希望时光能够静止。

送父亲走时，他的包里除了口红和一
瓶水外，还有几张有我文章的报纸。他说：

“回去给你妈看看你的文章，她保准高兴。”
他坐上车，朝我招手，喊道：“爸快乐，你也
要快乐。”我说：“一定！”几天后，母亲打来
微信视频，她的双唇被口红晕染，恰似玫瑰
花瓣舒展，浓郁色泽如酒般醉人。她稍显
拘谨地说：“你爸还给我买了口红，我一涂
都成妖精了。”父亲在一旁笑得灿若春花，
他的心里有无数个快乐，因为母亲，因为
我，因为这个家。

细想，拥有快乐是多么简单的事情，无
风无浪的生活是快乐，偶尔的锦上添花亦
是快乐。我该像父亲一样，常常能乐，常常
快乐。

“喝牛奶能需要多少钱？我去买一箱牛奶。”从二姐嘴里
得知，大病后的母亲要是白天和夜里喝几袋牛奶，咳嗽会明
显减轻。妻子得知我要买牛奶给母亲喝，就建议我买两箱牛
奶。我说：“二姐家里还有两箱呢。”妻子说：“你二姐家有牛
奶，那是你二姐买的牛奶，又不是我们买的牛奶。”

母亲八十四岁了，一过年，也就是正月初三，母亲患肺癌
在县医院住了二十天医院，医生只是给母亲打点滴来消炎和
补充营养液，咳嗽症状减轻了，可是母亲的主要病根——癌
症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这岂不是坐着等死吗？这样，二
姐就把母亲送到省城来了。一个疗程，四次化疗。前三次母
亲到省城化疗，都是二姐一路保驾护航的。那个时候，我远
在外地私立学校，对于到省城看病的母亲我一直是心有余而
力不足，一想起在省城住院的母亲，心里就有自责和愧疚之
感。

妻子买了两箱纯牛奶，我打算离开，可她看到超市的玻
璃柜里摆放着刚刚上架的甜瓜，说：“买几个甜瓜给妈尝尝。”
甜瓜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无机盐等，可补充人体
所需要的能量及营养素，帮助机体恢复健康。妻子就说大病
过后的母亲适量吃点甜瓜不是坏事，何况是炎热的盛夏呢？
我点点头。那次，我和妻子买了两箱牛奶、六七个甜瓜以外，
还买了葡萄、核桃等。

俗话有“十个手指伸出来有长短”的说法。我姐弟八个，
可是家境状况各不相同，也就是有穷有富。关于母亲住院的
高昂医疗费我一直都是持这样的态度，家境富有的，就多拿
点，实在没有的，一个子儿不掏我也没有意见。这个观点一
开始却遭到妻子的极力反对，认为儿女不论穷富都有赡养父
母和承担父母医药费的责任。我点头称是，过后就把我们姐
弟情况一一摆出来：大姐七十岁的人了，还和大姐夫一直都
在外地打工，因为大学毕业的儿子在省城没有房子，女朋友
至今八字不见一撇；三姐曾在附近一家石粉厂打工，没到一
年，患上矽肺病，到市里住院，那医药费还是我们姐弟几个凑
起来的。如今三姐出院好长一段时间了，我们给她凑的那些
医药费至今还没有能力还给我们；四姐家境应该好一些，因
为四姐夫是公务员，几年前，四姐夫给朋友保嘴贷三十万
元。款贷出来了，朋友从此下落不明。结果这三十万贷款全
砸在了四姐夫头上；住在农村的二弟因病去世，侄子住的新
房子还是十多年以前我们几个姐弟凑钱盖起来的；三弟一家
住在城里，按理也应该好一些，可是三弟夫妻两人一心想发
大财，走红运，办的厂一个子儿没挣，就先拉了一屁股的债，
一天到晚上门讨债的人络绎不绝，一家人连饭都吃不安，连
觉都睡不好，东躲西藏，没有安身的时候；小弟一家四口人也
在外地打工，有时为了省钱，连年都不回来过。相比较而言，
家境好一些的是二姐家和我家。二姐是公务员，刚从位子上
退下来没几年。我呢？常年在民办学校任教，收入尚可，平
时注意节约，手里有点积蓄。我对妻子说：“像二弟三弟他
们，你让他们出去借都借不来，你逼他们出去偷都偷不来。”
妻子就默而不语，显出沉思状。

再过几天，二姐还要冒着酷暑送母亲到省城进行第四次
化疗，而每一次在省城医院的一周时间里，母亲所需费用都
得万元上下。我把我刚刚到手的工资送给二姐，二姐说：“你
每一次掏钱给妈看病，这钱你都得一笔一笔记下来啊。”拳拳
寸草心，浓浓赤子情。我还没来得及张口说什么，妻子快言
快语：“记下来有什么用？他们也没钱给我们。”又说，“我们
不能让妈伤心。”

我曾做了将近二十年的压力容器电焊
工，每当酷暑就会想起高温下的电焊，那段
不平凡的岁月。

1984年的冬天，某国企与我村联营，我
被安排进国企压力容器车间，成了一名电焊
学徒工。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我很快掌握了
基本焊接技术，经过考试正式成了一名压力
容器电焊工。

压力容器焊接焊纵缝还可以，两头没装
封头，空气流通，跟在外面焊接差不多。焊
内环缝时，人钻在里面焊烟尘出不来，那真
是受罪。

记得有一次大热天，我钻在直径只有
0.6 米的空间狭小的容器内焊接，刚钻入汗
水马上从我额上渗出来了。我口咬着面罩，
左手按着翻转架开关，右手握着电焊钳，开
始了焊接。容器内随着电焊的热量而温度
升高，外面四十度的高温里面最起码四十几

度，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我时不时地拿毛
巾把淌在眼睛里的汗水擦一下继续焊。当
一条焊缝焊好，钻出来时就像从河里起来一
样，衣服都湿透了。

我的徒弟帮我去容器内打飞溅，他打着
打着竟然热晕在容器内。我连忙把他从容
器内拖出来，用冷水毛巾帮他擦拭，他慢慢
地醒来。我不放心，骑自行车带他去市里第
四人民医院看诊，医生帮他验了血，做了脑
部CT，还好脑子没问题，医生说葡萄糖少，
缺乏营养引起的。我把徒弟带回厂，送他去
了宿舍，又买了2斤白糖给他。

有一年夏天，我师父的师父小英师傅在
直径1米的压力容器内焊接，她汗流雨下热
得实在吃不消了，按理应用压缩空气送进容
器内降温。车间副主任在容器外看护知道
后，他不懂，竟然用氧气送进去，高温下当氧
气遇见电焊火花，瞬间烧了起来。当小英师

傅被救出来时，已是严重烧伤，还好及时送
医院，保住了性命。

这只被烧过的压力容器放了好长时间，
一个人也不敢进去焊。车间主任说：“小徐，
你年纪轻又是车间里唯一的男焊工，你去焊
吧。”我想车间都是女焊工，就答应了车间主
任。我先在外面调整好焊接电流，用压缩空
气在里面吹，尽量把余留的氧气吹出来。我
小心翼翼地从人孔中钻了进去，当弧光闪闪
时，我马上聚精会神，眼睛盯着焊接溶池，也
顾不得汗流浃背，一气呵成把剩余的焊缝全
部焊好，最后保证了交货期。

又有一年夏天，某化工厂搭建一个设备
平台，高有一百多米。施工单位搭到十几米
高度时，那个焊工有恐高症，加上高温天气，
吓得不敢做了。

他们打听到我能爬高落低，找到单位领
导要我前去参与施工。说实话外面施工既

危难又苦又脏，我也很怕，不想去，领导说：
“小徐，还是你去吧。”领导的一句话，使我硬
着头皮去了工地。

那天我是骑着自行车去的。四十多度
的高温天气，不干活已经汗流浃背了。当时
也没有起重设备，钢材全是人工拉上去的，
安全措施也差，望着十几米高的平台，我心
里一阵紧张。

还好有钢楼梯。沿着楼梯一步一步走上
去，来到了平台上。安装师傅说：“这个平台一
层一层搭上去，最起码要半个月。”我跟师傅拿
了安全带系在腰里，我说：“高空作业安全第
一。”平台上系着手拉葫芦，下面有工人拉葫芦
把一根根槽钢和角钢等拉到平台上面。

安装师傅们把钢材固定好，我立马眼疾
手快上前去焊。假如焊不牢固，一旦钢材掉
下去那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不得不时刻保
持高度警惕。

一层要做一个楼梯，一个一个台阶焊上
去。踏在如火炉一样的铁板上，双脚只能不
停地抬起，焊好一个楼梯一个人好像跳进了
火坑，几乎昏倒。

一层一层做上去，真是吃不消了。平台
越来越高好像晃动起来了。有一次，太阳躲
在了云中，顿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好像天
要塌下来的样子。大家拼命地往下跑，我
说：“不要慌，先把电源关掉。”紧接着雷雨交
加，一会儿狂风暴雨淋湿了我全身，等下到
地面双脚几乎站不稳了。还好电源切断了，
大家有惊无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半个月下来，我变得又黑又瘦，像刚从
非洲回来似的。工程结束我发烧发了一个
星期，大热天在高空作业真是太辛苦了。

想起那些年高温下的焊接，真是吃得苦中
苦，方知蜜糖甜。高温下的焊接安全牢记于心，
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平时岁月静好的每一天。

己亥之年，龚子辞官南归，道出
燕市，见万马齐喑，感天地闭塞，遂
有“我劝天公重抖擞”之叹。今仿其
遗响，作《天公行》八章，欲使风雷再
起，人才竞出，以慰先贤于九泉。

九州何寂寂？白日黯无光。
群生噤寒蝉，万籁沉洪荒。
我欲叩天阍，雷霆裂穹苍。

“天公其寐乎？何不醒而骧？”

忆昔轩辕世，风雨助开疆。
神农尝百草，雷火炼药方。
今观世上士，尽作折腰郎。
安得箕毕雨，一洗积年霜？

昆山有美玉，韫椟空自藏。
沧海有明珠，夜夜泣寒芒。
天公纵有眼，不识荆山璋。
我愿化欧冶，为铸干将良。

蚕茧久缠缚，吐丝成死局。
安得快剪刀，剪断黄金縠？
蛟龙困浅濑，不得云间舞。
我欲借风雷，一朝腾寰宇。

天工本巧匠，岂乏济世才？
夸父追日影，精卫填海隈。
女娲补天处，五色至今瑰。
何不降此辈，重振黄金台？

商君变秦法，虽死功不磨。
安石提新政，千载有余波。
今人徒叹息，不敢挽颓波。
我劝天公勇，破此旧网罗。

少年负壮气，奋翼击天池。
老骥伏枥久，犹思千里姿。
安得共工怒，撞倒不周山？
重造新天地，日月更昭彰。

天公若垂听，莫负此衷肠。
降才如星雨，不拘一格量。
使民复元气，令国再辉煌。
我今长揖去，看汝补天忙！

天天公行公行
——步龚定庵《己亥杂诗》

神韵而作

□穆锴

温暖的邂逅温暖的邂逅
□任开旺

●●霸王河日落霸王河日落 郝建国郝建国 摄摄

高温下的焊接高温下的焊接
□徐建平


